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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就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谈了５个方面的问题：一、研究的意义；二、研究的范围；
三、研究的对象；四、研究的要求；五、研究的思路。方言语法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汉语方言、汉
语语法的研究，还可以深化对汉语特点的认识。从范围上讲，可以对一种方言的语法进行全面系
统的描写，借以了解一种方言的语法的全貌；但从问题研究和文章写作的角度来说，最好选择方
言中特殊的能够反映方言的特点和个性的语法现象进行深入的考察。方言语法研究的对象是方
言语法事实，而事实表现在语料当中，研究方言语法，也就是研究方言语料。语料决定研究的结
果，因此，要求语料的收集要全面，语料的甄别要严格，语料的采用要谨慎。“摆事实，讲道理”是
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要求。“摆事实”就是说明语法事实，要努力做到“三个力求”：力求全面，力
求清楚，力求客观；“讲道理”就是对事实做出解释，揭示语法规律。方言语法研究的总体思路是
“多边比较，多角考察”。“多边比较”包括“方－普”比较、“Ａ方言－Ｂ方言”比较、“汉方言－民族
语”比较、“方－古”比较。通过“多边比较”，可以显示方言的特点和个性。“多角考察”是指“表－
里－值”的“小三角”考察。通过“多角考察”，可以求得问题研究的深入。严格意义上的汉语语法
的科学体系的建立，应该基于“整体汉语”，需要方言语法研究的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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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汉语方言的研究取得了
突出进展，尤其是方言语法的研究得到了学者们的
关注和重视。
我们知道，１９８０年代以前，汉语方言语法的研

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
实：方言语法表面看来差别不大。正如赵元任在解
释其《汉语口语语法》的书名时指出：“‘汉语口语’
指的是２０世纪中叶的北京方言。”书中“适用于北
京方言的叙述，特别是在语法方面，一般也适用于
所有北方方言，常常也适用于所有方言”。因为“在
所有汉语方言之间最大程度的一致性是在语法方

面。我们可以说，除了某些小差别，例如在吴语方
言和广州方言中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后边（官
话方言里次序相反），某些南方方言中否定式可能
补语的次序稍微不同，等等之外，汉语语法实际上
是一致的”①。从宏观上说，赵元任的话当然是不
错的，但如果着眼于微观细节，就会发现，方言之间
其实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学者们正是因为注意到

了这些看似细小然而重要的差异，才逐渐重视起方
言语法的研究。我们做过一项统计，统计了５种汉
语期刊在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间发表方言语法文章的情
况，结果是：《方言》２０２篇，《中国语文》１１４篇，《语
言研究》１０４，《汉语学报》（２００４年创刊起）５５篇，
《语文研究》５３篇。应该说，这个数字是可观的，它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方言语法研究的发展势头。当
然，学科的发展有其规律性，一门学科的研究总是
由显到隐、由浅入深的，这也是方言语法研究由忽
视到重视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要重视方言语法研究？如何做好方言

语法研究？下面分５个方面谈谈我们对这些问题
的认识。

一、研究的意义

１．深化汉语方言的研究
一方面，方言作为语言的一种地域变体，同样

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要素。方言的研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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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是涉及语音和词汇，并不能认识到一种方言的
全貌；只有同时开展对语法的研究，才能获得对一
种方言的全面了解。
另一方面，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又是相互联

系的。要深入地研究语音和词汇问题，有时需要甚
至不得不涉及语法。

（１）语音和语法。有的语音现象，其实是一种
语法现象，或者说，有的语法手段是由语音因素构
成的。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林焘写过两篇文章，主
要讨论轻音跟语法的关系，一篇是《现代汉语补足
语里的轻音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语法和语义问

题》②，一篇是《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
系》③。后文区分了语调轻音和结构轻音。前者
如：“他是

獉
学生”。后者如：“我想起来

獉
了│我想起来

獉獉
了”。轻音不一样，结构和语义关系就不一样。可
见，如果不从语法的角度来考察轻声，就不能全面
认识轻声的性质。又比如，阳新方言可以通过变调
来区别词义和词性④：

　　娘ｉ２１２母亲→ｉ４５姨妈
姐夫ｔｓｉɑ２１　ｆｕ３３姐之夫→ｔｓｉɑ２１　ｆｎ４５丈夫
摊ｔ‘槇３３摊开（动）→ｔ‘槇４５摊子（名）
浪ｌ３３波浪（名）→ｌ４５（动）到处游逛，无

所事事
如果不关注这种语法性的变调现象，就不能充

分认识阳新方言变调的性质和音系的全貌。
（２）词汇和语法。有时候，方言词语只孤立地

放在词汇语义的平面来研究，往往只能看到某个义
项，获得对词义的最基本的了解，却看不到进入具
体语境中词义的变化，而具体语境中的词义是复杂
多变的。我们只有将词汇和语法的研究衔接起来，
才能获得对词义的深刻认识。例如，程度副词
“最”，一般的解释是“表示极端，胜过其余”，但这只
是“最”字最基本的含义。实际运用中，“最”有时不
一定表示“极端”、“第一”的意思，它所涵容的事物
可以是多个体的。比如在“最Ｘ＋数量名”（这是我
最好的两个学生
獉獉獉獉獉獉獉

）、“最Ｘ＋并列结构”（这是我们班
最会跳舞的王艳和张俊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最Ｘ＋名词”（他们都是
最好的学生
獉獉獉獉獉

）之类的句法环境中，“最”就不是表示
的“极端”，所涵容的对象不是单个体的，而是多个
体的⑤。“最”虽是一个共同语的词，但对于“最”字
这种词汇和语法的衔接研究，对方言语法的研究来
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比如，成都话的趋向动词
“起来”，就其基本词汇意义而言，是表示由低到高
的移动，但在不同的句法环境里，跟不同类型的动
词相配置，就表现出不同的意义。如在“汽车从那

边开起来
獉獉

”中，表示由远到近的水平移动；在“牛奶
马上就煮起来

獉獉
”中，不表示位移，其意义相当于北京

话表示“完成”义的“好”⑥。通过这种句法平面的
考察，“起来”的词义才得到深刻揭示，其方言特色
才显示出来。

２．深化汉语语法的研究
无论是共同语语法的研究，还是历史语法的研

究，都需要从方言语法中得到支持。
（１）方言语法与共同语语法。“汉语各方言在

语法细节上经常显示一些特点，可以帮助阐释民族
共同语的有关语法现象。”⑦比如“吧”和“吗”，从来
源上说，一般认为是“不啊”和“ｍ－啊”的合音，赵
元任和吕叔湘都曾做过这样的解释。赵元任指出：
在各种助词相继或融合之中，我们唯独提出“吧”←
“不啊”和“吗”←“ｍ－啊”（“ｍ－”是一个古汉语否
定词的残余）这两个来作为单个的助词，而把其余
的置之不理，这是因为这两个助词的组成部分已经
没有分开来说的可能（＊你去不啊？你去 ｍ－
啊？）⑧。吕叔湘也认为：“吧”的疑问用法也许是由
“不”加ａ而成。疑问用的 ｍｅ合ａ成 ｍａ，写作
“吗”。“吗”字原是从“无”字变化出来的，作用和
“否”字相同⑨。不过，赵、吕两位学者都没有提供
“吧”、“吗”合音的证据，而我们在大冶方言中则看
到了合音的印记⑩。例如：

　　你喫饭吧（你吃不吃饭）
你喫饭吗（你吃没吃饭）

例中“吧”、“吗”分别是“不啦”和“冇啦”的合
音。大冶方言里还存在着“吧”、“吗”的组成部分仍
可“分而不合”的实际用例：

　　你一个人睏怕不啊／啦→你一个人睏怕吧
（你一个人睡觉怕不怕）

昨儿个衣裳洗冇啊／啦→昨儿的衣裳洗吗
（昨天的衣服洗了没有）
“吧”的合音与分用不仅存在于大冶方言，别的

方言中也有反映。比如，山东临淄方言里，凡用“Ｖ
噢（啊）不啊”发问的句子都可以用“Ｖ啊吧”代替，
句义不发生变化瑏瑡。例如：

　　今后晌演电影噢吧→今后晌演电影噢
不啊

他明天来啊吧→他明天来啊不啊
朱德熙在生前最后一篇文章《从历史和方言看

状态形容词的名词化》的“余论”部分写道：

　　本文作者一九六一写《说“的”》，花了很大
的力气说明“的”字应该三分。要是当时讨论
的不是北京话而是某种方言，比如说是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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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那末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结
论。因为广州话三个“的”不同音，一眼就可以
看清楚。可是我是在《说“的”》发表之后二十
年才去观察广州话的。不但如此，当时批评
《说“的”》的文章也只是批评它不提历史，不批
评它不提方言，可以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心目中
都没有方言语法比较这回事瑏瑢。
朱德熙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方言语法对于共

同语语法研究的重要性。
（２）方言语法与历史语法。有的历史语法现

象，如果只是局限于历史的层面来考察，不一定能
够看清其历史演变的轨迹；如果关注方言，就可能
从方言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现代汉语（包括
方言）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来的，古代的一些语法现
象，常常保留在现代的方言当中，因此，通过方言的
考察，就可以帮助梳理语法现象历史演变的脉络。
比如，吕叔湘指出：在唐宋时期，“在”和“里”常用做
语助词，而且还可连用为“在里”。它们原先都有几
分实义（Ａ组），后逐渐趋于空灵（Ｂ组）。例如：

　　Ａ．若要商量，堂头自有一千五百人老
师在
獉
。
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铺地放著里

獉
，何必

如此。
岂有虑君子太多，须留几个小人在里

獉獉
？

Ｂ．大德正闹在
獉
，而去，别时来。

嫩绿与残红，又是一般春意：春意，春意，
只怕杜鹃催里

獉
。

他不是摆脱得开，只为立不住，便放却，忒
早在里
獉獉

。瑏瑣

作为语助词，“在”相当于北京话的“呢”；“里”
因本义消失，于是北方的一些方言加上“口”旁，写
成“哩”，北京话等方言不念“ｌｉ”而读“ｎ”，故写作
“呢”。在西南官话区，“在”的古代用法还比较常
见。例如武汉话：他吃饭在∣他睡倒在。也有方言
不用“在”而用“里”的，例如安徽岳西话：他吃饭里
∣他睡觉里。再就“在里”来说，在南方的一些方言
中也还保留着古代的用法，只是在不同的方言中，
其对应的语音形式有所不同（用字也有所区别）瑏瑤。
例如：

　　天门话：他站倒在的∣耳朵还敷倒在的
苏州话：坐勒海（吕叔湘记为“勒里”）

值得注意的是，“在里”不光用于句末，还可以
用在动词前边。例如：

　　大冶话：ａ．莫在里做屋，里风水不好（别在
那儿做房子，那儿风水不好）

ｂ．晒场漏在里打谷（禾场里在脱粒谷子）
“在里”在ａ句中是实指，在ｂ句中是虚指。不

少方言里，“在里”既可用于句末，也可置于动词前
边。例如：

　　天门话：他在的吃饭∣他在的做衣服
苏州话：勒海吃

还有的方言，“在里”不光可以出现于句末或动
词前，还可以在句末和动词前同现。例如：

　　英山方言：操场上在那里放电影在里∣饭
在那里煮在里，菜过下儿再炒
方言中“在里”的表现提示我们，“在里”是由实

义结构虚化为语法成分的，方言事实为“在里”的演
变提供了线索。同时，这一事实还能引发我们的思
考：动词前和句末的“在里”在历史上是什么关系？
“在里”的功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这些问题的
探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在里”的认识。

３．深化对汉语特点的认识
汉语是孤立语，不同于屈折语，因此人们总是

把“缺乏形态变化”看作是汉语语法的重要特点。
其实，这是基于普通话得出的一种认识，如果从方
言的角度来观察，汉语里还是有不少的形态成分，
有不少的屈折形式。比如：
浙江温岭方言有两个变音，一个是升变音，调

值是１５；一个是降变音，调值是５１。两个变音不同
于温岭方言的８个单字调。这种“变音是语法变
化，是构词手段”，属于形态范畴，有“表示小”的作
用。例如“小牛ｉ４２ｉ３１－１５”瑏瑥。
万荣方言人称代词单数和复数的区别是靠语

音的内部屈折来显示的瑏瑦：

单数 我５５ 你ｉ　５５ 他ｔ‘ａ５５

复数 我们∶５５ 你们ｉ∶５５－５１１ 他们ｔ‘ɑ∶５５－５１１

江门方言采用变化韵母的内部屈折形式区分

人称代词的单数和复数瑏瑧：

单数 我ａｉ　２３ 你ｌｅｉ　２３ 他ｋ‘ｕｉ　２３

复数 我们ｏｋ２１ 你们ｌｉｏｋ２１ 他们ｋ‘ｉｏｋ２１

增城方言则是通过变调来表示人称代词的

复数瑏瑨：

单数 我ｉ　１３ 你ｎｅｉ　１３ 他ｋ‘１３

复数 我们ｉ　５１ 你们ｎｅｉ　５１ 他们ｋ‘５１

获嘉方言的动词通过 Ｄ变韵的方式来表示
“已然”和“方式”瑏瑩：

　　（１）ａ．我买［ｍａｉ　５３］葱（本韵，表示未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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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葱）

ｂ．我买［ｍ５３］葱（变韵，表示已然：买了
葱）

（２）ａ．他牵０ 马来了（本韵，表来的目的：
他来牵马了）

ｂ．他牵Ｄ 马来了（变韵，表来的方式：他牵
着马来了）
从语序来看，普通话里，修饰性成分一般用在

被修饰成分前面；但在广东粤语里，“先、添、晒、埋、
生晒、得滞”等副词性成分则一般是用在被修饰成
分的后边。例如：

　　你食先啦，唔客气（你先吃吧，别客气）
买几斤香蕉添啦（再买几斤香蕉吧）
你细佬百厌得滞（你弟弟太顽皮了）瑐瑠

当然，万荣方言的内部屈折也好，广东粤语的
状语后置也好，方言中的这些现象不一定具有很强
的代表性，但至少从不同侧面，或者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现代汉语的某些特点，可以深化我们对“整
体汉语”语法的认识。

二、研究的范围

从范围上讲，方言语法的研究可以涉及方言语
法的方方面面。具体研究什么，决定于研究的需
要。方言也是一种语言，有其语法系统，要了解一
种方言的语法的全貌，就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研
究。比如可分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包括重叠、
语缀、方所、时间、趋向、性状、数量、指代、程度、介
引、关联、体貌、语气、拟音、变音等项目，句法包括
处置句、被动句、致使句、比较句、疑问句、否定句、
可能句、存现句、祈使句、感叹句、双宾句、动补句等
项目。但从问题研究和文章写作的角度来说，应该
提倡“小题大做”，选择方言中特殊的能够反映方言
的特点和个性的语法现象进行深入的考察瑐瑡。所
谓“特殊”，是相对于普通话而言的，即方言里（某一
点或某一片、某一区）存在而普通话没有的。汉语
分布很广，南北方言差异较大。跟普通话比较，南
方方言差异相对明显，容易发现“特殊”；北方方言
往往表面上不容易看出差异，相对来说难以发现问
题，这就特别需要关注细节，从深层次上多加观察。
一般说来，研究方言语法，最好是从自己熟悉

的方言入手，因为熟悉，才有可能关注到细节；最好
是选择特殊的现象做深入的专题考察，这样才能够
揭示出方言的特点。根据目前方言语法研究所反
映的情况，下面的一些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１．代词。代词是个封闭的词类，主要包括人称

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３类，成员有限，在方言
里（尤其是南方方言）差异较大。人称代词的单数
和复数怎么区别？有的是利用加缀的方式，有的是
利用语音的变化（内部屈折）。就加缀式来说，湖南
方言有的加“俚”（浏阳、湘阴、隆回）；有的加“人”
（常宁、湘潭、衡山）；有的加“侪”。就屈折式来说，
有的是变韵（江门）；更多的是变调，如增城、绥宁

ｏ３３我→ｏ２４我们、ｉｎ３３你→ｉｎ　２４你们、ｔｉ　３３他→
ｔｉ　２４他们瑐瑢。有的方言人称代词还有通称和尊称
（敬称）的区别，如常宁、岳阳、娄底；有的还有主格、
宾格、领格的区别，如湖南桂阳瑐瑣、江西沿山瑐瑤。指
示代词通常是二分（近指、远指）；但有的是三分（近
指、中指、远指），如苏州、桂阳；还有的四分（近指、
中指、远指、更远指），如洛阳。三分又有不同的分
法：有的是在同一层次，如苏州；有的不在同一层
次，如潮州闽语，先分近指和远指，远指又分较远和
更远，河南陕县也是先分近指和远指，远指又分面
指和背指。疑问代词除了本用，还常常发生变用
（非疑问用法）。

２．量词。量词最富有个性，很能反映方言的亲
疏远近关系。可以考察方言中的特有量词以及量
词的特殊用法。一般来说，名量词较多，情况错综
复杂；动量词较少，相对单纯一些。不管是名量词
还是动量词，方言里都差异较大。有的特有量词，
分布范围很小，可以看作是特征词。比如“厝”，闽
语指（整座的）房子和家，是名词；大冶话则用做量
词（一厝屋、一厝砖）。“筒”在大冶话里也可作量
词，相当于普通话中做量词的“截”和“摞”（一筒香
肠、一筒碗）。在用法上，要注意量名搭配。量名的
搭配大多是约定俗成、缺乏理据的，因此方言里表
现出较大的差异，比如，有的说“一只人”，有的说
“一块人”或“一根人”，最好能详列一份量名搭配
表。还要注意量名组合和量词重叠。普通话里，量
词需要跟数词组合再修饰名词，方言里（比如粤
语），有的量词可以直接跟名词组合。

３．状态词。状态词是形容词，方言里往往有多
种形式，应特别注意其中的两类：一类是“香喷、黑
黝”等带后缀的状态词（甲类），一类是“冰凉、通红”
等带类似前缀成分的状态词（乙类）。每类词内部
又有不同的形式。比如，大冶话里，甲类有 Ａｃ式
（红合、咸津、干净溜、闹热蚌），Ａｃｃ式（娇滴滴、轻
飘飘、胖独独），Ａｃｄｅ式（黑咕隆咚、皱漏巴叽、糙不
罗锯）；乙类有ｃＡ式（津咸、飘轻、殊光、杏白），还
有一些变式（津裸咸、飘肌轻）。瑐瑥这两类词在语义
和语法上表现出不少对立，在区别各种形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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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从比较的角度着重考察它们的语义差别及功
能分布。

４．语气词。语气词是对句意表达具有重要作
用的语法成分，它可以改变一个句子的性质，或者
赋予句子不同的意味。但语气词意义虚灵，难以把
握和描写。方言中的语气词非常丰富，而且差别较
大。语气词的描写应注意：（１）语音的因素。有时
候语音上的细微差异反映语气词不同的性质。比
如，北京话的“吧１”和“吧２”，虽然都念轻声，但
“吧１”调值高点，表示疑问（开学了吧？）；“吧２”调值
低些，表示祈使（你说吧！）。有时候“吧２”以疑问的
形式表祈使，带有商量的意味，显出几分委婉（下课
吧？）。“呢１”（表动态）和“呢２”（表疑问）在语音上
也有表现。跟语音因素相关的还有音变的问题，不
能把从音变上可以解释的同一语气词判为不同的

语气词。（２）多能性。有的语气词可以表示不同的
语气意义；就是表示同一种语气，在不同的语境中，
表达出的语气意味也有差别。（３）近义形式。要分
辨近义形式在语义上和用法上的细微差异。比如
大冶话，“你说啦｜你说盖｜你说唆｜你说啰”，尽管都
是祈使语气，但语气意义有所不同瑐瑦。（４）连用。
两个和几个语气词发生连用，应考察在先后顺序上
有什么规律，各自的语气功能如何体现。（５）出现
的位置。语气词作为后置成分，一般用于句末，有
时也可以用在句中的停顿处。能够用于句中的是
哪些语气词，作用是什么，这也是需要弄清的事实。

５．语缀。语缀也是很值得考察的一类成分。
有典型语缀和不太典型的类语缀。考察时可从构
词能力、语法意义、语法功能三个方面着手。

６．语法成分。除了语气词之外，方言中的动态
助词（体标记）、结构助词、副词、介词、连词等语法
成分，表现出的差异也不小，对于那些特殊的语法
成分，有必要逐个进行深入的考察。比如，湖北方
言表示“总括”一般用“哈”，“哈”是否等同于普通话
的“都”？它的分布范围有多大？有的方言同时用
“都”，“都”和“哈”又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只有通
过事实的调查和发掘才能够做出回答。普通话里
没有标记有定的语法成分，但大冶话里可以用“ａ”
来标记对象的有定瑐瑧。

７．重叠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方言》曾专题讨
论过重叠式的问题，但所涉及的方言有限，分析也
有待深入。重叠式的考察可以从重叠方式、语音形
式、词类分布、功能分布、语法意义等方面入手。从
方式上看，通常是两叠，也有三叠和多叠的现象。
比如：红→红红→红红红（福州）；慢→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慢（湖北丹江）。不光是动词、形容词、
量词可以重叠，不少方言（包括有的官话方言）名词
也可以重叠。

８．变音。变音在南方方言中相当普遍，而且功
能多样，被当作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常见的有变
韵、变调、变韵兼变调。就变调来说，在不同的方言
里，可以表达各种不同的情意：有的表“情”（如表亲
昵或鄙视），有的表“量”（加深或减弱程度），有的表
“小称”，有的表“数”（人称代词的复数），有的表
“格”，有的表“体”，等等瑐瑨。

９．语序。汉语重视语序。方言里语序的差异，
除了人们经常提到的赣语和客家话的“人客、鸡
公”，粤语“先、添”等副词的后置，南方方言中直接
宾语（表物）在前、间接宾语（表人）在后等现象之
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语序特异的现象，需要细心观
察，才能有所发现。比如，西宁方言的否定词用在
被否定成分的后边（他常常按时不上班∣你阿蒙好
好不学习），构成一种左向否定的语序瑐瑩。

１０．特殊句式。句式跟语序相关。句法成分的
配置和排列次序的不同，构成各式各样的特定句
式。方言中的“把”字句、“被”字句、比较句、疑问句
等，往往在构造的格局、标记的使用、句式的意义上
有所不同。比如，广州话的比较句，被比项置于句
末（坐飞机快过坐火车）；大冶话的“把”字句，既表
“处置”义，还可以表“给予”义、“被动”义、“致使”
义、“比较”义瑑瑠。
方言语法的研究，既可以从具体的现象或事实

出发，也可以着眼于一些重要的语法、语义范畴，比
如体貌、否定、可能、处置、被动、致使、比较、疑问、
祈使、指代、数量等，考察这些范畴在方言中的具体
表达形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张双庆、胡明扬、伍云
姬曾分别组织过对汉语方言体貌范畴的专题研究，
出版了《动词的体》瑑瑡、《汉语方言体貌论文集》瑑瑢和
《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瑑瑣。这些成果使我们对汉
语方言的体貌问题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当然，就
某一方言来说，有的范畴可能涉及的问题比较复
杂，“题目”显得比较大，不是一两篇文章能够讨论
清楚的，但对方言语法整体面貌的展示来说，这方
面的研究又是必要的。
就目前来说，方言语法的研究应以“单点”的研

究为重点。事实上，我们调查到的方言、考察到的
现象都是有限的，还有很多的方言、方言中的很多
现象并没有涉及，研究的天地非常广阔。在“单点”
研究的基础上，也可以开展“多点”的比较研究。
“多点”是相对的，可供比较的“点”越多，受到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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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也会越多，问题会看得更清楚，得出的结论会更
有价值。由于我们考察到的“单点”还不充足，因此
“多点”的比较研究还难以充分地展开。
从地理分布上讲，有的语法现象只局限于某一

地点方言，有的可能出现于多地方言，或者分布于
较广甚至很广的区域。开展方言语法现象地理分
布的调查，也是有待加强的一项重要工作。比如，
人们经常提到的双宾句，一般都说北方方言采用的
是直接宾语在后的语序，南方方言采用的是间接宾
语在后的语序，但这两种不同语序南北分布的具体
界限在哪儿，我们无法回答，因为没有调查，缺乏具
体数据。“在里”的地理分布情况现在也不清楚，还
有待调查。又比如，朱德熙写过两篇重要的文
章瑑瑤，指出反复问句的类型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明
显的对立：“ＶＰ不 ＶＰ”和“可 ＶＰ”互相排斥，不在
同一方言共存；“Ｖ－ｎｅｇ－ＶＯ”和“ＶＯ－ｎｅｇ－Ｖ”
在方言分布上也不同，前者主要见于南方方言，后
者主要见于北方方言。朱德熙的文章引起了学界
的讨论，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并没有对“Ｖ－ｎｅｇ－
ＶＯ”、“ＶＯ－ｎｅｇ－Ｖ”和“可 ＶＰ”３种类型反复问
句的具体分布情况展开全面调查，因此对这个问题
的认识还有待深化。做好方言语法现象地理分布
的调查工作，不光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方言之间的关
系，还可以为方言的分区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研究的对象

方言语法研究的对象是方言语法事实，而事实
是表现在语料中的，因此可以说，研究方言语法，也
就是研究方言语料。语料决定研究的结果。

１．语料的收集。语料的收集可以有４种途径。
（１）通过“内省”获得语料。即根据研究的需

要，自造例句，凭借研究者的母语语感来搜集语料。
研究者如果是研究自己的方言（母语），就免不了要
用自己的话作为研究的对象。但应注意，由于研究
者成长的语言环境并不单纯，可能受到普通话或其
他方言的影响而使自己的话变得并不纯正，或者说
夹杂着外来成分，因此，通过“内省”自拟例句也要
十分谨慎，似是而非或没有把握的，就要听听家乡
人的意见，用地道的家乡话来检验。

（２）通过调查表格获得语料。方言语音的调查
一般是利用《方言调查字表》，此表设计得十分完
美，非常管用；方言词汇的调查通常是利用《汉语方
言词汇调查表》，也很有效。但语法既隐蔽又复杂，
很难编制出上述那样精密周全、可以用于所有方言
的调查表格瑑瑥。不过，针对方言中的某一具体问题

设计一份调查表格，这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很有必
要的。

（３）利用方言作品收集语料。小说、电视剧、地
方戏曲等作品，有的是用方言写的，或者夹用了不
少的方言说法，有的电视和广播栏目用的是方言
（如湖北电视台的《都市茶座》、湖北经视的《咵天》、
湖北交通广播的《好吃佬》），这些作品和栏目也是
方言语料的一个重要来源。

（４）通过录音收集自然语料。自然谈话的语料
最地道、最可信。有的方言现象，特别是一些很
“土”的现象，处于退化、濒临消亡的现象，一般很难
调查出来，但往往会在自然语料中得到显露，而这
些现象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大冶方言的定指成分
“ａ”就是从自然语料中发现的；“Ｖ得得”的说法也
是从日常口语中听到的，而且这一现象至少在湖北
境内有一定的分布瑑瑦。自然语料除了地道真实之
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包含节律成分，有的
节律成分是跟语法相关的。

２．语料的甄别。通过不同途径获得的语料，有
可能夹杂着不可靠、不一致的成分，如果我们依据
的语料不可靠，就不可能得到可信的结论，因此需
要对语料进行仔细的甄别。一是分辨真伪，要剔除
那些似是而非、方言中根本不用的说法。特别是对
“内省”得到的语料，要严格鉴定。有人为了说明
“规律”，造出了方言里实际并不出现的用例，这是
应该避免的。二是区别层次，要分清哪是方言固有
的成分，哪是语言接触（方言与共同语、方言与方
言、方言与民族语）的结果；哪是口语的格式，哪是
书面的格式；哪是老辈人的习惯说法，哪是年轻人
的新兴说法。比如湖北方言（如武汉话），双宾句的
两种说法都会出现，但直接宾语（表物）在前的说法
是方言固有的，用的概率较高；间接宾语在前的说
法是从普通话进入的，书面上会采用这种说法。又
比如，表示“总括”的范围副词“哈”和“都”，从大冶
话里都可以听到，但“都”的书面性强，来自于普通
话，乡下的老辈人一般只会用“哈”，不会用“都”。
语料的不一致有两种情况，一是真伪的问题，这就
需要去伪存真；一是层次的问题，这就需要分清
层次。

３．语料的采用。这是在语料甄别的基础上对
于语料的选择。语言现象是复杂的，内部不可能是
匀质的，会夹杂着一些别的成分，也不可能是很“整
齐”的，有一般情况，也会有特殊情形。普通话是这
样，方言也是如此。内部的不均匀，需要分清层次，
上文已述；语料的不“整齐”，需要客观对待。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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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都要求我们在语料的取舍上特别谨慎。研
究中如果有意回避甚至隐瞒特殊情况或者“不听
话”的例子，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四、研究的要求

李荣讲到：“研究语言，研究方言，跟研究其他
事物一样，无非是六个字：摆事实，讲道理。”瑑瑧张振
兴把这六个字当作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基本法

则瑑瑨，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方言语法研究的基本要
求。六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要做好更不
容易。
摆事实就是要说明语法事实。有的事实比较

单纯，容易描述清楚；有的事实比较复杂，不易看清
眉目。面对复杂的语法事实，要努力做到“三个力
求”。
其一，力求全面。要尽可能细致周全，不遗漏

事实，避免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在事实的描写上
不要怕琐细，因为事实本身就这么复杂。不细致，
细节的问题就可能反映不出来，而方言语法与普通
话语法的差异、方言语法之间的差异常常是表现在
细节上。
其二，力求清楚。对于纷繁的现象、复杂的事

实，要尽可能梳理清楚，做到条分缕析。处理语料
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分清层次。有的语法成分看起
来像是一样东西，有的句式看起来像是一种类型，
其实内部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包含着不同的层次。
比如，北京话的“的”实际上是３个成分：“的１”是副
词后缀（渐渐的）；“的２”是状态形容词后缀（好好儿
的）；“的３”是助词，是构名成分瑑瑩。又如，大冶话的
“倒”也是３个，“倒１”是动词（听倒了），“倒２”是动
态助词（落倒雨），“倒３”是结构助词（气倒哭）。再
如，大冶话的“Ｎ＋Ｖ得＋倒”句式，实际包含３种
不同的情况（书买得倒｜车骑得倒｜钱用得倒）瑒瑠。
第三，力求客观。要尊重事实，我们的任务就

是要把事实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不能隐瞒事实，
更不可歪曲事实，甚至捏造事实。方言语法研究有
它的特殊性，研究者隐瞒、歪曲或者捏造了事实，读
者不容易发现，因此，方言语法研究要特别强调科
学态度和学术良心。
讲道理就是要对事实做出解释，揭示语法规

律。规律是从实际用例中概括总结出来的，结论是
依据事实得出的。讲道理要注意３点：
首先，正确对待。正确对待一般和特殊。“一

般”指一般规律，“特殊”指特殊现象。不能为维护
一般而无视特殊，也不能以特殊来否定一般。特殊

中往往也有一定的规律。“例不十，法不立。”“例不
十，法不破。”
其次，合理解释。解释要有依据，要讲实证。

不能牵强附会，不可主观臆断。
第三，谨慎立论。立论要谨慎，切忌武断。“说

有易，说无难。”揭示的规律，得出的结论，都要接受
事实的检验。在事实面前通得过，规律和结论才能
够成立。
邢福义曾提出语法研究的“三个充分”，即观察

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瑒瑡。这虽然是就现代汉
语（普通话）语法而言的，但同样适用于方言语法的
研究。

五、研究的思路

方言语法研究的总思路，可以概括为八个字：
多边比较，多角考察。
所谓“多边比较”，具体是指“方－普”比较、“Ａ

方言－Ｂ方言”比较、“汉方言－民族语”比较、“方

－古”比较。前三者是横向比较，后者是纵向比较，
这都是一种“外部”的比较。比较是科学研究的最
基本的方法，对于方言语法的研究来说，这一方法
仍然是有效的。通过“多边比较”，可以显示方言的
特点和个性。

１．“方－普”比较。这是横向比较中最为重要
的角度。研究方言语法，要横看普通话，看所研究
的现象在普通话里有什么样的反映，有哪些异同。
比如，大冶话的疑问语气词“吗”和“吧”就跟普通话
的不一样，所构成的问句不是是非问，而是反复
问瑒瑢。反过来看，“方－普”比较，也可以着眼于普
通话，看普通话的说法在方言里是什么表现，借以
加深对普通话现象的认识。比如，学界一般认为，
普通话轻声词“了”有两个，“了１”是动态助词，
“了２”是语气词，句末谓词后的“了”是“了１”和
“了２”的融合，这在方言中可以得到印证。广州话
里，两个“了”是不同音的。普通话说“你伤了风
了”，广州话说“你伤唨风咯”。普通话里，两个“了”
搁在一块儿，就合成一个，如“你把杯子打破了”；广
州话里，“唨”“咯”都保留，说成“你将只杯打烂唨
咯”。河北昌黎话里，两个“了”也不同音，类似
“了１”的念“ｌｉｏｕ（ ）”或“ｌｏｕ”，类似“了２”的念“ｌｉｅ
（咧）”。普通话说“我看了戏了”，昌黎话说“我看
戏咧”瑒瑣。

２．“Ａ方言－Ｂ方言”比较。方言之间的比较
也是横向比较的重要方面。这方面的比较不光可
以显示方言的特点与个性，还可以帮助看清所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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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本源，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比如，朱德熙通过
比较广州话 “咁”、“哋”、“嘅”，文水话 “［ｔ］”、
“［ｔｉ］”，福州话“［ｋｉ］”、“［ｌｉ］”这些跟北京话“的”
字相当的语法成分，从而使其关于北京话“的”为三
个不同语素（的１、的２、的３）的分析得到了印证和支
持瑒瑤。又比如，赵元任全面细致地比较了北京话、
苏州话和常州话的语助词，既揭示了它们对应的情
况，也反映出它们参差的一面，可以看作是方言语
法比较的一个样本瑒瑥。

３．“汉方言－民族语”比较。方言与普通话、方
言与方言可以相互影响，同样，方言与民族语言的
接触，也可以使方言产生某种变化，有的方言特点
的形成，可以从跟民族语言的比较中得到解释。比
如，甘肃临夏汉语方言与周边方言不同，没有“把”
字句，动受语序只有“Ｏ－Ｖ”，没有“Ｖ－Ｏ”，这显
然是受民族语言影响的结果，因为生活在临夏的兄
弟民族的语言，不论是属于汉藏语系的，还是属于
阿尔泰语系的，都没有“把”字句（或类似于“把”字
句的句式），受事都在动词前边。临夏方言的“们”
还可以用在名词语的后边表示复数，如“菜们、牛
们、衣服们、房子们”，这跟藏语名词后缀［ｔ‘ｏ］的
意义和用法完全一致，从中也可以看出藏语影响的
印记瑒瑦。

４．“方－古”比较。“古”指古代、近代汉语。方
言是从古代汉语演变来的，方言的不同是汉语演变
在地域上呈现出的不同结果，方言的共时差异往往
也透露出汉语历时演变的线索。联系古代汉语，可
以帮助我们认清方言事实，揭示有关规律。比如，
由古代汉语可知，北京话的“的”实际上包含３个不
同的语素，即“的１、的２、的３”，因为唐宋时期的“地”
和“底”就是３个不同的语素：“地１”是副词性成分
的标记，“地２”是形容词性成分的标记，“底”是名词
性成分的标记，它们正好分别跟北京话的“的１、

的２、的３”相当瑒瑧。又比如，湖北方言中常用的祈使
语气词“［ｔｓｏ］”，有人记作“左”或“啄”（吃了饭左），
这写的都不是本字。其实，“［ｔｓｏ］”即“着（著）”，这
在唐宋时期就有用例，如《景德传灯录》“卷上帘子
著∣扶出遮病僧著”瑒瑨。
所谓“多角考察”，是指“表－里－值”的“小三

角”考察。“表”指语表形式，“里”指语里意义，“值”
指语用价值。这是一种“内部”的考察。通过“多角
考察”，可以求得问题研究的深入。以往的方言语
法研究，多注重于“表”、“里”两个层面，对语值的考
察重视不够。跟普通话一样，方言里也有很多同义
或近义形式（比如大冶方言的语气词和比较句瑒瑩），

只有进行深入的语值辨察，才能真正把握它们之间
的细微差异。
总之，方言语法的研究要开阔思路，讲究方法

和角度，朱德熙提出语法研究的“三结合”瑓瑠，邢福
义提出语法研究的“两个三角”瑓瑡，都可以作为汉语
方言语法研究的思路。
就现代汉语来说，通常所说的汉语语法，实际

是指共同语（普通话）语法，并不涵盖方言。严格说
来，汉语语法应该基于“整体汉语”，反映方言事实，
但以往对于语法的研究，重在共同语，方言语法的
研究既不全面，也不深入，因此难以建立反映“整体
汉语”语法面貌的汉语语法学。要建立严格意义上
的汉语语法的科学体系，需要方言语法研究的参与
和支持。
方言语法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附记：本文根据“２０１３届方言调查高级研修

班”上的讲稿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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